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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我
叫
小
菊
，
因
為
我
是
秋
天
出
世
的
。
我
十
歲
的
時
候
，
父
親
在
天
香
茶
館
賭
牌
九
，

輸
去
一
筆
錢
，
付
不
出
，
將
我
賣
給
周
甲
聖
周
老
爺
家
當
丫
頭
。

二

凡
是
在
寧
海
縣
住
過
的
人
，
沒
有
一
個
不
知
道
周
甲
聖
周
老
爺
的
。
整
個
寧
海
縣
只
有

一
幢
二
層
樓
的
樓
房
，
那
就
是
周
老
爺
的
家
。
據
傭
人
噱
土
地
告
訴
我
：

「
周
老
爺
是
寧
海
縣
的
首
富
，
連
縣
長
老
爺
都
有
點
怕
他
。
」

「
這
是
甚
麼
道
理
﹖
」
我
問
。

噱
土
地
扁
扁
嘴
，
臉
上
立
刻
出
現
了
倨
傲
的
表
情
：
「
周
老
爺
曾
經
在
廣
東
軍
官
學
校
讀

過
書
，
北
伐
的
時
候
，
管
過
大
炮
。
」

「
管
過
大
炮
就
可
以
不
怕
縣
長
了
嗎
﹖
」
我
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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噱
土
地
眉
頭
一
皺
，
歎
口
氣
，
說
：
「
這
裏
邊
的
道
理
可
大
哩
，
你
年
紀
太
小
，
等
你
多

吃
五
年
飯
，
再
解
釋
給
你
聽
。
」

三

現
在
，
五
年
已
過
去
，
我
剛
好
十
五
歲
，
噱
土
地
仍
沒
有
將
這
個
道
理
講
給
我
聽
。
噱

土
地
只
說
：
「
縣
長
已
經
換
了
人
，
但
是
仍
舊
要
看
周
老
爺
的
眼
色
。
」

甚
麼
道
理
﹖

噱
土
地
不
說
，
我
也
明
白
：
因
為
周
老
爺
曾
經
管
過
大
炮
。

其
實
，
寧
海
縣
的
人
幾
乎
沒
有
一
個
不
知
道
周
老
爺
曾
經
在
外
邊
管
過
大
炮
的
，
所
以

沒
有
一
個
不
怕
他
。

我
也
怕
他
。

只
要
聽
到
他
的
咳
嗽
聲
，
我
就
心
驚
肉
跳
。

他
是
一
個
不
肯
露
笑
容
的
人
。
脾
氣
相
當
暴
躁
，
稍
不
如
意
，
就
會
兩
眼
一
瞪
，
用
官

話
罵
人
。
我
從
來
沒
有
聽
過
別
人
講
官
話
，
所
以
周
老
爺
罵
人
時
，
我
根
本
不
知
道
他
在
罵
些

甚
麼
。我

十
五
歲
那
年
，
周
老
爺
蓄
了
兩
撇
鬍
髭
，
據
噱
土
地
告
訴
我
：
「
這
兩
撇
鬍
鬚
也
有
名

堂
，
叫
做
威
廉
鬚
。
」
我
問
他
：
「
威
廉
是
甚
麼
東
西
﹖
」
他
說
：
「
威
廉
是
德
國
皇
帝
。
」

我
不
知
道
德
國
在
甚
麼
地
方
。

噱
土
地
說
：
德
國
兵
操
練
的
方
法
最
好
，
所
以
新
法
的
中
國
兵
都
要
學
他
們
。

我
若
有
所
悟
。
我
問
：
「
留
威
廉
鬚
，
就
是
冒
充
德
國
兵
，
是
不
是
﹖
」

噱
土
地
笑
笑
，
說
：
「
這
意
思
也
差
不
多
了
。
」

四

蓄
了
威
廉
鬚
的
周
老
爺
，
臉
相
更
加
兇
惡
了
。
當
他
發
脾
氣
的
時
候
，
眼
睛
瞪
大
似
銅

鈴
，
兩
撇
鬍
鬚
抖
呀
抖
的
，
看
起
來
，
比
象
山
寺
裏
的
金
剛
菩
薩
還
可
怕
。

但
是
，
周
老
爺
也
怕
別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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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怕
周
太
太
。

五

周
太
太
是
個
瘦
長
似
竹
竿
的
女
人
，
眼
睛
很
大
，
下
巴
很
尖
，
頭
髮
蓬
蓬
鬆
鬆
，
除
非

有
甚
麼
喜
慶
，
總
不
肯
搽
刨
花
水
。
她
的
身
體
看
來
並
不
強
健
，
常
常
咳
，
常
常
將
膏
藥
貼
在

額
角
上
，
吃
飯
時
，
常
常
吃
一
兩
口
就
放
下
碗
筷
。

一
個
人
不
吃
飯
，
要
餓
死
的
，
但
是
周
太
太
每
天
吃
那
麼
少
的
飯
，
為
甚
麼
不
死
﹖

噱
土
地
說
：
「
她
白
飯
吃
得
少
，
黑
飯
可
吃
得
飽
囉
！
」

我
不
明
白
黑
飯
是
甚
麼
東
西
，
後
來
才
知
道
是
鴉
片
。

周
太
太
日
夜
都
躺
在
煙
榻
上
抽
鴉
片
，
連
說
話
的
聲
音
也
細
得
像
蚊
子
叫
。
偶
爾
下

榻
，
走
幾
步
路
，
也
一
定
要
人
攙
扶
。
照
說
，
身
材
魁
梧
的
周
老
爺
是
不
應
該
怕
她
的
，
然
而

他
見
到
她
時
，
卻
像
老
鼠
見
到
貓
。

我
又
走
去
問
噱
土
地
。
他
說
：

「
周
太
太
有
一
套
本
領
。
」

「
甚
麼
本
領
﹖
」

「
一
哭
二
餓
三
上
吊
。
」

「
周
老
爺
怕
她
上
吊
﹖
」

「
嗯
。
」

「
為
甚
麼
﹖
」

「
因
為
周
老
爺
不
能
讓
兩
位
少
爺
仇
恨
自
己
。
」

六

兩
位
少
爺
都
長
得
很
高
大
。

大
少
爺
名
叫
國
棟
，
二
十
三
歲
，
在
舟
山
的
省
立
水
產
學
校
讀
過
書
，
沒
有
畢
業
，
就

負
氣
走
回
老
家
，
說
甚
麼
也
不
肯
翻
書
本
了
。

二
少
爺
名
叫
國
樑
，
二
十
歲
，
初
中
畢
業
後
，
獨
自
跑
到
上
海
去
讀
美
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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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
從
這
一
點
來
看
，
就
可
以
知
道
兩
位
少
爺
的
性
格
是
如
何
的
不
同
了
：
一
個
剛
強
，

一
個
柔
弱
。
做
哥
哥
的
人
多
愁
善
感
，
做
弟
弟
的
人
反
而
粗
獷
有
膽
。
據
噱
土
地
的
分
析
，
說

他
們
兩
兄
弟
的
性
格
，
一
個
像
娘
，
一
個
像
爺
。
為
了
這
個
緣
故
，
周
老
爺
比
較
偏
愛
二
少

爺
，
而
周
太
太
則
比
較
疼
愛
大
少
爺
。

國
棟
輟
學
回
到
家
鄉
，
閒
着
無
聊
，
就
在
自
己
店
裏
做
事
，
每
天
一
早
走
出
家
門
，
說

是
料
理
店
務
，
實
際
上
，
卻
把
大
部
分
的
時
間
消
磨
在
天
香
茶
館
。

七

寧
海
縣
只
有
一
條
正
街
，
從
東
門
一
直
通
到
西
門
，
相
當
長
，
可
是
非
常
狹
，
狹
的
程

度
，
令
人
吃
驚
。
如
果
有
一
輛
板
車
經
過
時
，
行
人
就
要
避
進
店
面
去
了
。
周
老
爺
的
洋
貨
店

開
在
東
門
附
近
，
與
天
香
茶
館
只
隔
十
幾
間
店
面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兩
爿
店
不
但
在
縣
城
裏
人
盡

皆
知
，
即
是
四
鄉
的
農
民
也
沒
有
不
知
道
周
聖
記
洋
貨
店
與
天
香
茶
館
的
。
逢
到
過
年
過
節
，

農
民
們
穿
着
花
花
綠
綠
的
衣
服
進
城
，
想
買
東
西
，
必
去
周
聖
記
；
想
喝
茶
，
必
上
天
香
茶

館
。
周
聖
記
的
洋
貨
都
是
直
接
從
上
海
定
來
的
，
價
錢
稍
為
貴
一
些
，
但
是
式
樣
多
、
貨
品

好
，
大
家
都
樂
於
多
花
幾
個
錢
。
說
起
來
，
周
老
爺
原
不
是
一
個
做
生
意
的
人
，
北
伐
成
功

後
，
因
為
打
仗
時
大
腿
中
了
顆
槍
彈
，
雖
經
醫
生
開
刀
取
出
，
但
是
膽
量
已
嚇
破
，
悄
然
帶
了

大
批
金
銀
回
到
家
鄉
，
蓋
一
幢
樓
房
，
開
一
爿
洋
貨
店
，
專
販
洋
貨
，
以
免
坐
吃
山
空
。
周
老

爺
開
店
的
初
意
，
只
想
借
此
在
商
會
裏
弄
個
銜
頭
，
成
為
當
地
的
鄉
紳
，
開
口
說
話
，
不
會
失

去
斤
兩
。
不
料
，
洋
貨
店
開
設
後
，
因
為
販
的
是
日
本
貨
，
本
輕
利
重
，
竟
增
加
了
不
少
財

富
。
有
了
錢
，
就
有
勢
。
有
了
勢
，
就
可
以
獲
得
別
人
的
尊
敬
。
這
些
年
來
，
縣
長
常
換
，
而

周
老
爺
卻
一
直
住
在
這
裏
。
由
於
財
勢
的
有
增
無
減
，
就
變
成
不
出
面
的
統
治
者
。
凡
是
新
上

任
的
縣
長
，
必
先
拜
會
周
老
爺
，
以
資
聯
絡
。
公
家
有
甚
麼
問
題
不
能
解
決
時
，
總
希
望
聽
聽

周
老
爺
的
意
見
。
周
老
爺
可
以
隨
便
抓
人
，
也
可
以
隨
便
將
人
送
進
警
察
局
去
吃
官
司
。
此

外
，
周
老
爺
在
縣
長
慫
恿
之
下
，
獨
資
辦
了
個
治
安
團
，
人
數
不
多
，
只
有
五
六
十
人
，
個
個

都
是
茁
壯
的
漢
子
，
還
有
將
近
四
十
支
的
捷
克
來
福
槍
。
這
些
來
福
槍
在
當
時
是
非
常
吃
香

的
，
連
警
察
們
也
沒
有
這
種
裝
備
，
所
以
，
治
安
團
團
員
無
論
在
縣
城
或
四
鄉
都
變
成
了
特
殊

人
物
。
周
老
爺
自
任
團
長
，
實
際
上
卻
是
全
縣
的
土
皇
帝
，
在
治
安
團
保
護
之
下
，
甚
至
連
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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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
局
長
的
臉
色
也
不
屑
一
看
。
唯
其
如
此
，
常
在
天
香
茶
館
走
動
的
周
國
棟
周
大
少
爺
就
變
成

全
縣
民
眾
拍
馬
的
對
象
了
。
每
一
次
，
當
周
國
棟
走
入
茶
館
，
大
家
就
會
用
阿
諛
的
笑
臉
迎
接

他
。
周
國
棟
之
所
以
經
常
到
天
香
茶
館
，
也
許
這
是
主
要
原
因
；
可
是
，
天
香
茶
館
的
好
處
多

着
吶
，
除
了
生
煎
饅
頭
和
熱
鬧
的
氣
氛
外
，
最
使
周
大
少
爺
高
興
的
，
還
是
那
班
唱
紹
興
戲
的

女
人
。
寧
海
城
沒
有
戲
館
，
也
沒
有
別
的
娛
樂
場
所
，
大
家
閒
着
無
聊
，
就
坐
下
來
打
麻
將
或

賭
牌
九
。
過
去
，
天
香
茶
館
除
了
幾
張
賭
枱
外
，
還
經
常
雇
一
個
說
書
人
講
述
《
三
國
》
、《
水

滸
》
之
類
的
故
事
；
後
來
，
說
書
人
到
「
玉
環
」
去
了
，
茶
館
老
闆
動
動
腦
筋
，
竟
請
了
一
個

紹
興
戲
班
來
。

這
個
紹
興
戲
班
，
連
拉
琴
打
鼓
的
在
內
，
一
共
只
有
七
個
人
。
拉
琴
與
打
鼓
是
男
性
，

其
餘
五
個
都
是
女
人
，
也
是
戲
子
。
我
十
五
歲
的
時
候
，
紹
興
戲
的
小
生
、
老
生
甚
至
丑
角
，

全
由
女
人
飾
演
，
從
未
聽
見
過
男
人
唱
「
我
為
你
…
…
」
甚
麼
甚
麼
的
。

當
戲
班
子
在
天
香
茶
館
上
演
的
第
三
天
晚
上
，
周
太
太
忽
然
一
股
勁
兒
抽
足
了
雲
土
，

翻
身
下
床
，
打
開
紅
木
梳
妝
盒
，
開
始
敷
脂
抹
粉
了
。
抹
完
粉
，
命
我
打
開
樟
木
箱
，
取
出
一

件
皮
領
毛
短
葛
衫
，
大
紅
色
，
圓
角
，
寬
袖
，
琵
琶
襟
，
盤
香
紐
，
穿
在
身
上
，
彷
彿
廟
堂
裏

的
菩
薩
剛
剛
上
了
金
似
的
。
然
後
，
又
揀
了
一
條
湖
色
裙
子
，
站
在
橢
圓
形
的
長
鏡
前
，
橫
比

豎
襯
，
總
覺
得
顏
色
不
太
調
和
，
但
也
鮮
艷
有
餘
，
比
起
黑
色
的
，
當
然
好
看
得
多
。

將
自
己
當
藝
術
品
一
般
地
欣
賞
了
一
會
後
，
忽
然
轉
過
身
來
，
用
微
啞
的
嗓
音
對

我
說
：

「
小
菊
，
你
也
去
換
一
件
乾
淨
的
棉
襖
。
」

「
我
﹖
」

「
是
的
，
是
的
。
」

「
帶
我
去
看
戲
﹖
」

「
快
去
換
衣
服
！

…
…
還
有
，
頭
髮
搽
多
點
刨
花
水
，
亂
蓬
蓬
的
，
像
甚
麼
﹖
我
們
是
大

戶
人
家
，
走
出
去
，
總
不
能
教
人
在
背
後
訕
笑
！
」

我
高
興
極
了
，
跳
呀
蹦
的
走
到
樓
下
，
一
邊
換
衣
，
一
邊
告
訴
噱
土
地
，
說
是
太
太
帶

我
去
看
戲
。
噱
土
地
不
相
信
，
我
說
太
太
已
經
吃
飽
黑
飯
。

從
周
家
到
天
香
茶
館
，
最
多
只
有
三
四
百
步
路
；
但
是
，
為
了
表
示
大
戶
氣
派
，
照
樣

要
乘
坐
轎
子
，
寧
海
縣
的
轎
子
都
是
破
破
爛
爛
的
，
不
過
，
就
一
般
的
情
形
來
說
，
總
比
步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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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。
這
些
轎
子
原
是
給
鄉
民
們
上
象
鼻
山
玉
佛
寺
進
香
備
的
，
平
時
極
少
有
人
乘
坐
，
而
轎
夫

們
並
不
以
此
為
專
業
。

正
街
上
突
然
出
現
轎
子
，
當
然
會
引
起
注
意
的
。
周
太
太
雖
然
難
得
出
門
，
但
是
兩
旁

商
店
的
店
員
幾
乎
沒
有
一
個
不
認
識
她
。

當
轎
夫
們
的
泥
腿
子
在
石
子
鋪
的
街
道
上
搬
動
時
，
兩
旁
常
有
嘁
嘁
喳
喳
的
聲
音
傳

來
。
我
知
道
他
們
談
些
甚
麼
，
因
此
覺
得
自
己
的
臉
上
也
有
光
彩
。

走
進
天
香
茶
館
，
不
免
又
引
起
一
番
騷
動
。
大
家
竊
竊
私
議
，
簡
直
把
周
太
太
當
作
了

戲
子
。
周
太
太
一
點
也
不
感
到
窘
迫
，
坐
在
早
已
定
好
了
的
八
仙
桌
邊
，
一
邊
嗑
瓜
子
，
一
邊

看
戲
。那

天
晚
上
，
上
演
的
是
《
梁
祝
哀
史
》
。

那
個
故
事
，
噱
土
地
曾
經
講
給
我
聽
過
，
雖
然
聽
不
懂
唱
詞
，
倒
也
看
得
津
津
有
味
。

但
是
，
周
太
太
卻
常
常
嗤
鼻
冷
笑
。

周
太
太
說
：
「
這
是
叫
花
班
，
所
有
的
行
頭
，
都
破
破
爛
爛
的
，
難
看
極
了
！
」

我
仔
細
觀
看
台
上
的
戲
子
，
發
現
她
們
身
上
穿
的
行
頭
的
確
很
髒
。

周
太
太
又
說
：
「
賽
丹
桂
倒
長
得
很
甜
。
」

我
知
道
賽
丹
桂
是
誰
。
賽
丹
桂
就
是
飾
演
祝
英
台
的
女
主
角
。
周
太
太
說
她
長
得
很

甜
，
我
倒
願
意
仔
細
端
詳
一
番
。
她
有
一
張
瓜
子
臉
，
眼
睛
既
黑
且
亮
，
水
汪
汪
，
教
人
看

了
，
心
裏
癢
孜
孜
的
。

不
錯
，
她
的
確
很
甜
。

左
頰
有
個
酒
渦
，
相
當
深
。
笑
時
渦
現
，
美
得
令
人
蝕
骨
銷
魂
。
周
太
太
向
無
譽
人
之

癖
，
尤
其
是
對
於
女
人
。
但
是
，
她
竟
在
我
面
前
一
再
稱
讚
賽
丹
桂
，
足
見
賽
丹
桂
是
如
何
的

迷
人
了
。

周
太
太
又
說
：
「
如
果
不
是
賽
丹
桂
，
誰
願
意
出
錢
走
來
觀
看
這
種
叫
花
班
﹖
」

語
音
未
完
，
台
下
又
掀
起
一
陣
騷
動
，
回
頭
一
看
，
原
來
是
大
少
爺
周
國
棟
來
了
。

周
太
太
悄
聲
對
我
說
：
「
國
棟
從
小
不
愛
看
戲
文
，
一
定
是
給
賽
丹
桂
迷
上
了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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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「
一
定
是
給
賽
丹
桂
迷
上
了
！
」

周
老
爺
站
在
煙
榻
前
面
，
臉
色
漲
得
如
同
豬
肝
一
般
，
大
聲
咆
哮
，
唾
沫
星
子
四
處

亂
噴
。周

太
太
用
熟
練
的
手
勢
，
將
那
支
甘
蔗
槍
往
煙
燈
上
一
擱
，
唦
唦
唦
，
鼻
孔
不
斷
有
煙

龍
鑽
出
，
弄
得
滿
屋
都
是
煙
霧
。

周
老
爺
的
火
氣
很
大
，
但
是
周
太
太
的
動
作
一
向
都
是
這
樣
慢
條
斯
理
的
。
當
她
抽
完

一
筒
煙
之
後
，
尖
起
嘴
唇
，
湊
在
小
茶
壺
上
，
嗖
的
一
聲
，
喝
一
口
新
沏
的
龍
井
，
然
後
閃
閃

眼
睛
，
說
：

「
國
棟
已
經
不
再
是
個
小
孩
子
了
。
」

「
但
是
，
怎
麼
可
以
看
中
一
個
女
戲
子
﹖
」

「
他
也
無
聊
，
看
看
她
，
也
是
應
該
的
，
不
必
加
以
阻
止
。
」

「
如
果
單
單
看
戲
，
倒
也
無
所
謂
。
」

「
怎
麼
，
還
有
別
的
事
嗎
﹖
」

「
據
店
裏
的
曾
賬
房
說
：
前
天
，
國
棟
送
了
一
些
香
粉
衣
料
給
賽
丹
桂
，
昨
天
…
…
」

「
昨
天
怎
樣
﹖
」

「
昨
天
，
他
還
偷
偷
地
到
三
江
旅
店
去
探
望
賽
丹
桂
！
」

周
太
太
臉
色
刷
地
發
青
，
愣
了
大
半
天
，
才
直
着
嗓
子
埋
怨
周
老
爺
：

「
都
是
你
不
好
！
我
早
就
叫
你
去
找
份
八
字
來
對
對
，
你
總
說
沒
有
門
當
戶
對
的
，
現
在

—

現
在
怎
麼
辦
﹖
」

說
着
，
竟
抽
抽
噎
噎
地
哭
泣
起
來
。
周
老
爺
是
個
胳
膊
上
跑
得
馬
的
好
漢
，
天
塌
都
不

怕
，
只
怕
老
婆
掉
眼
淚
。

「
你
…
…
你
別
哭
，
好
不
好
﹖
」
他
不
耐
煩
了
。

周
太
太
跺
跺
腳
，
用
食
指
點
點
周
老
爺
的
鼻
尖
，
憤
恚
地
：

「
我
不
管
，
你
得
想
辦
法
！
」

然
後
身
子
一
側
，
臉
孔
板
得
緊
緊
的
，
拿
起
煙
籤
，
往
煙
缸
裏
蘸
了
一
蘸
，
放
在
煙
燈

上
，
開
始
燒
煙
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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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老
爺
歎
口
氣
，
下
樓
去
了
。

九

第
二
天
，
大
少
爺
在
書
房
裏
坐
了
一
天
。

第
三
天
，
大
少
爺
在
花
園
裏
待
了
一
天
。

第
四
天
，
大
少
爺
在
床
上
躺
了
一
天
。

我
不
明
白
這
是
怎
麼
一
回
事
，
走
去
問
噱
土
地
，
才
知
道
周
老
爺
不
准
大
少
爺
到
洋
貨

店
去
。到

了
第
五
天
，
大
少
爺
病
了
。
周
太
太
急
得
如
同
熱
鍋
上
的
螞
蟻
，
連
忙
吩
咐
噱
土
地

到
保
安
堂
去
請
郎
中
。
郎
中
年
過
七
十
，
據
說
經
驗
極
好
。
把
過
脈
後
，
開
了
一
張
方
子
。
周

太
太
問
：

「
先
生
，
這
病
可
要
緊
﹖
」

郎
中
眼
珠
子
骨
溜
溜
地
一
轉
，
說
：
「
鬱
結
不
散
，
肝
陽
上
升
，
應
該
多
到
外
邊
去
走
動

走
動
，
散
散
心
。
」

聽
了
這
幾
句
話
，
周
太
太
又
跟
周
老
爺
吵
架
了
。
周
太
太
說
大
少
爺
的
病
是
給
老
爺
關

出
來
的
，
要
老
爺
今
後
不
准
干
涉
大
少
爺
的
行
動
。

接
着
，
周
太
太
吩
咐
我
去
購
藥
。

當
我
將
藥
購
好
後
，
回
到
家
裏
，
才
知
道
大
少
爺
已
經
出
街
。

大
少
爺
是
個
病
人
，
怎
麼
可
以
隨
便
出
街
﹖
我
不
明
白
其
中
的
道
理
。

又
過
了
三
天
，
周
老
爺
怒
氣
沖
沖
地
上
樓
去
，
說
是
有
人
看
見
大
少
爺
跟
賽
丹
桂
在
城

外
兜
轉
子
。

周
太
太
聽
了
，
霍
然
翻
身
下
榻
，
雙
腳
直
跺
，
非
要
周
老
爺
想
辦
法
不
可
。
周
老
爺
靈

機
一
動
，
說
：

「
事
情
到
了
這
種
地
步
，
不
能
再
拖
延
下
去
了
。
」

「
你
有
甚
麼
好
主
意
﹖
」

「
我
…
…
我
不
能
將
他
關
在
家
裏
，
只
好
派
他
到
上
海
去
辦
貨
，
同
時
，
叫
他
乘
便
探
望

一
下
國
樑
！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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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太
太
又
躺
到
煙
榻
上
去
了
，
唦
唦
唦
，
吸
了
一
筒
煙
之
後
，
說
：

「
好
，
就
這
樣
辦
吧
！
」

十

大
少
爺
不
願
意
到
上
海
去
辦
貨
，
周
老
爺
大
發
脾
氣
，
在
書
房
一
連
摔
碎
兩
隻
茶
杯
。

周
太
太
聽
到
聲
音
，
連
忙
放
下
手
裏
的
甘
蔗
槍
，
由
我
攙
扶
，
踉
踉
蹌
蹌
地
走
下
樓
，
將
大
少

爺
拉
到
花
園
，
說
好
說
歹
，
要
大
少
爺
到
上
海
去
看
看
自
己
的
兄
弟
。
大
少
爺
是
個
不
願
意

多
開
口
的
人
，
聽
了
母
親
的
勸
告
，
不
說
「
是
」
，
也
不
說
「
否
」
，
逕
自
走
入
臥
房
，
關
上

門
，
連
晚
飯
都
不
吃
，
睡
了
。
第
二
天
清
早
，
周
太
太
吩
咐
廚
子
金
福
炒
兩
碗
蛋
炒
飯
，
又
吩

咐
噱
土
地
到
外
邊
去
雇
竹
轎
。
大
少
爺
從
臥
房
走
出
，
穿
着
一
襲
新
縫
的
藍
綢
長
衫
。
吃
過
蛋

炒
飯
，
由
噱
土
地
將
皮
箱
拎
上
竹
轎
。
大
少
爺
負
氣
地
對
周
太
太
說
句
「
我
走
了
」
，
周
太
太

連
「
一
路
順
風
」
都
說
不
出
，
抽
出
手
絹
，
蒙
在
鼻
尖
上
，
只
管
聳
肩
啜
泣
。
周
老
爺
見
此
情

形
，
不
由
怒
往
上
沖
，
一
邊
責
怪
周
太
太
浪
費
眼
淚
，
一
邊
像
押
運
員
似
的
將
大
少
爺
押
上
竹

轎
。
轎
子
停
在
屏
門
，
轎
夫
們
正
在
吸
旱
煙
。
大
少
爺
坐
上
竹
轎
，
但
聞
一
聲
吆
喝
，
四
條
泥

腿
子
就
啪
啪
啪
的
，
從
鋪
着
方
磚
的
院
徑
走
出
大
門
，
轉
入
正
街
，
直
向
東
門
抬
去
。
周
太
太

究
竟
是
個
女
人
，
站
在
大
門
口
，
睜
大
淚
眼
，
望
着
漸
去
漸
遠
的
轎
子
，
直
到
轎
子
抬
出
東
門

後
，
才
被
周
老
爺
拖
了
進
來
。

這
一
天
，
周
太
太
沒
有
離
開
過
煙
榻
，
邊
哭
邊
吸
，
連
中
飯
都
不
吃
。
到
了
晚
上
，
周

太
太
的
眼
睛
腫
得
如
同
水
浸
橄
欖
。
周
老
爺
上
樓
來
，
邀
她
到
天
香
茶
館
去
看
戲
。
她
搖
搖

頭
，
說
是
這
種
戲
班
子
沒
有
甚
麼
好
看
。

周
老
爺
聳
聳
肩
，
自
己
走
去
看
戲
了
。

從
這
一
晚
起
，
周
老
爺
每
晚
都
出
街
。
噱
土
地
說
：
「
老
爺
上
了
戲
癮
。
」

但
是
，
我
怎
樣
也
不
肯
相
信
噱
土
地
的
話
語
。
我
認
為
：
只
有
鴉
片
才
會
吸
上
癮
，
看

戲
哪
裏
也
會
看
出
癮
來
的
﹖

噱
土
地
笑
笑
，
不
再
辯
駁
。

過
了
半
個
月
，
消
息
傳
來
，
說
是
天
香
茶
館
的
戲
班
，
因
為
生
意
清
淡
，
要
轉
到
海
門

去
演
唱
。


